
英國插畫家比爾茲利「莎樂美」之美學密碼

The Hidden Aesthetics in Salome of Aubrey Beardsley,  
the English Illustrator

賴姿伶 Zi-Ling L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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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約 1860年至 1910年間，日本工藝美術對歐

洲藝術產生的影響，戰後歐洲藝術史學者稱這段時

間的藝術表現為「日本主義」（Japonisme）。英國插

畫家比爾茲利的藝術生涯，正是日本主義發展正盛

之際，在其插畫中，也顯露出他對於日本藝術獨到

見解。為何他生為英國人，卻對日本藝術產生強烈

興趣呢？而且他的插畫一開始是受到英國本土的風

格啟蒙，何以之後的「莎樂美」插畫卻轉向日本浮

世繪學習呢？是他個人興趣使然，還是有其他外在

因素呢？受到日本主義影響，插畫中又是如何表現

的呢？這些是本文接下來想要探究的議題。

比爾茲利的風格形成與時代背景

比爾茲利（Aubrey Vincent Beardsley, 1872-

1898）在 1872年出生於英國布萊頓（Brighton），

1898年在法國因病去世。他的父親文森‧比爾

茲利（Vincent Beardsley）是個小職員，母親艾倫

（Ellen）為了維持家計，必須外出當家教，雖然家

境並不寬裕，但是母親從小就培養孩子對於音樂、

文學的興趣，比爾茲利受到薰陶甚深。

在 1891年比爾茲利拜訪了前拉斐爾主義（Pre-

Raphaelite Brotherhood）大師伯恩‧瓊斯（Edward 

Burne-Jones, 1833-1898），從他留存的書信集中得

知大師讚賞他的繪畫天賦，這令他倍感榮幸，並下

定決心以插畫家為終身職業；1 在這同時，他還參

觀了惠斯勒（James McNeill Whistler, 1834-1903）

所設計的孔雀廳（Peacock Rome）。惠斯勒是一位

美國出生，旅居法國與英國的藝術家，他本身醉心

於日本藝術，而且曾經苦心研究，也畫過許多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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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家與藝術家對於工業革命所造成手藝技巧的普

遍式微感到不悅，又對於模仿一度有其旨趣和尊嚴

的裝飾而製造出來的廉價俗麗的機器產品，生出厭

惡心理 2。

現實世界令人生厭，因此促使許多藝術家遙想從前

的純樸美好，這也就是為什麼前拉斐爾主義的藝術

家們嚮往早期文藝復興這個信仰堅貞的年代，並且

採用文藝復興前期線性風格，往拉斐爾之前的尊

重自然、強調細節的繪畫特色學習，3 以及莫里斯

（William Morris, 1834-1896）主導下的美術工藝運

動取法自塞爾特（Celtic）民族傳統的繁複纏繞之

紋飾以及中世紀織錦畫，鼓吹恢復和改進手工藝，

都是其來有自。

幾乎在同時，日本藝術似乎讓藝術家們看到

除了傳統中世紀以外的另一種可能性。日本藝術品

首次正式的亮相是在 1851年英國舉辦的萬國博覽

會（Universal Exposition），會中展示駐日英國總領

事歐庫克（Sir Ruthertord Alcock, 1809-1897）的收

藏。之後 1873年、1878年的萬國博覽會，日本均

以泱泱大國身分參加展出。日本的藝術品讓歐洲見

識到不同的東方藝術語言，所體現的特質符合時下

需要，且其中必定有可以為歐洲人理解和認同的部

分，因此在極短的時間內蔚然成風。

在法國巴黎有許多專賣店販售東方色彩的工藝

品，藝術家、收藏家和社會上層人士經常光顧這些

店家，收集日本藝術品，因此造成藝術圈子裡普遍

的流行。惠斯勒（James Whistler, 1834-1903）不僅

蒐集版畫，對中國和日本的青花瓷也十分喜愛。比

爾茲利也同樣擁有許多浮世繪的複製品。在出版專

書、雜誌方面，1890年山謬‧賓（Samuel Bing）

創辦了具有影響力的刊物《藝術的日本》。1891年

龔固兄弟（Edmond de Goncourt, 1822-1896; Jule de 

Goncourt, 1830-1870）出版《歌磨》一書，1896年

又發表《北齋》。書籍雜誌的出版和熱銷，證實這

股逐漸蔓延的熱潮。

風格的作品；他所繪製的孔雀廳展現出日本藝術在

造形上的影響力，相當大程度啟發了比爾茲利日後

「莎樂美」系列中許多獨特的造型概念。

比爾茲利如願以償成為職業插畫家，是因為他

得到「亞瑟王之死」（Le Morte D’Arthur）的插畫契

約。「亞瑟王之死」系列插畫最大的特色，就在於如

同伯恩‧瓊斯一般的纖細優美的風格。1893年比

爾茲利繪製了一件莎樂美捧著施洗者約翰的頭的插

畫，再加上其他作品刊載於《畫室》（Studio）雜誌

上，因此吸引了王爾德（Oscar Wilde, 1854-1900）

的目光，並邀請他繪製「莎樂美」劇本的插畫。

「莎樂美」插畫可以明顯看到與日本藝術的關

聯性，它與前拉斐爾主義的中世紀風格以及滿布畫

面的瑣碎構圖不同，比爾茲利已經逐漸脫離唯美風

格。促使其獨特風格建立起來的主要來源，是他對

日本浮世繪的濃厚興趣、惠斯勒作品的影響以及整

個大環境使然，而這三者實際上是互相關聯的。

如果我們宏觀此時整個英國藝術圈子，就可知

道英國本土正籠罩在「回歸中世紀」的氛圍，並且

具體表現在前拉斐爾主義和美術工藝運動（Art and 

Craft Movement）的範疇，在這同時，還有一種全

然不同的風格異軍突起，也就是日本主義。日本主

義實際上也影響了美術工藝運動在線條上的表現，

以及一些自然物圖案的取材，為何會有「回歸中

世紀」的浪潮和日本主義的興起兩者並行了？簡言

之，皆是因為社會結構變動進而影響人的思想改變。

英國在十八世紀時就開始工業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傳統手工業被工廠生產線取代，農業

勞動改為工廠勞動，原本傳統的生活習慣、價值

觀、階級分野⋯⋯全部都受到影響且被迫跟著轉

變，致使社會結構與人的思想產生劇烈變動。這時

候出現許多過度依賴工業製造的粗糙製品充斥市

面，凡是重視美的人都無法忽視這種粗製濫造的行

為，評論家與藝術家尤是，就像學者宮布里西（E. 

H. Gombrich）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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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我們可以知道這時期藝術家們普遍

對現實感到不安，又對外來藝術寄予希望，原因

是工業革命後的文明進步，帶來便利生活卻無法

成為心靈的寄託；藝術家們身處於這樣的環境，

必須思索自身的存在意義，並重新認識與定位自

己的藝術究竟為何，因此一部分藝術家往中世紀

這個虔誠年代裡尋求出路，而造就前拉斐爾主義

與美術工藝運動，另一部分則勇於嘗試新技法，

企圖突破傳統學院風格。但無論是哪一個藝術流

派，或多或少都有受到日本藝術的影響，因為這

並不是單純某一個藝術家對於特定風格的偏愛，

而是整個大環境因素使然。

總括來說，正如比爾茲利本人主張其風格是

「較新穎且原創」4，他涵蓋的風格，不僅有中世紀

藝術，更廣泛吸納了其他外來養分。此時他正浸淫

在這種多元的美學風氣下，四面八方而來的各種刺

激寬廣了眼界，他也亟欲將這些面貌各異的風格轉

換為自己的養分，到了「莎樂美」系列插畫後會更

進一步融會貫通。

「莎樂美」所體現的日本主義

比爾茲利的「莎樂美」插畫所呈現的線性、

平面化、大色塊都與浮世繪的特色吻合，他對浮世

繪必然有一番研讀，然而究竟在作品中描繪出日本

器皿織品就是歸屬「日本主義」？亦或是畫得像浮

世繪一般的線條構圖才是「日本主義」？「日本主

義」與「日本風格」、「日本趣味」、「東方風格」等

一些名詞易混淆不清，很明顯這部分應該先釐清關

係和界線。

1　 比爾茲利（Aubrey Beardsley）　孔雀裙（The Peacock 
Skirt）1894　版畫 

2　 惠斯勒（James Whistler, 1863-1865）　瓷器公主（Rose and 
Silver: The Princess from the Land of Porcelain）　油畫　
201.5×116cm　Freer Gallery of Art, Washington, D.C.

3　 喜多川歌磨（Kitagawa Utamaro）　外袍　1797　版畫　
37×25cm　大英博物館

4　 比爾茲利（Aubrey Beardsley）　黑斗篷（The Black Cape）　
1894　版畫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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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蘇利文（Michael Sullivan）就使用了「日

本化」（Japonaiserie）、「日本主義」（Japonisme）、

「日本風格」（Japonerie）三個意義似乎相近但實際

上卻大不相同的詞語，他認為「日本化」是指在畫

中添加扇子、和服等等日本式或東方式的物件，以

創造日本文化的印象。「日本主義」則是畫家採用

日本繪畫的技巧，卻不一定要畫出日本式或東方式

的物件。「日本風格」是按照日本繪畫的方式畫出

一些較瑣碎的小玩意點綴在作品中。5 借用蘇利文

的觀點，可知比爾茲利的畫面屬性並不能歸類為某

單一類型，他較多是遊走於「日本化」與「日本主

義」二者之間。

如果我們要解讀「莎樂美」甚麼部分受到浮

世繪影響，最容易辨識的莫過於各種日本物品具體

呈現。此系列最明顯的是日本服飾和器皿，以及流

暢線條和裝飾性紋樣，此外還有部分其他技法，例

如：剪影效果、象徵性物件等。

首先是服飾，比爾茲利的莎樂美插畫中，有

多件都是穿著寬大衣袍，令人聯想到日本和服。在

「孔雀裙」（圖 1）中，莎樂美的衣袍下襬大而簡潔

的圓弧線條，宛如日本和服下襬一般，這與惠斯勒

的「瓷器公主」（Rose and Silver: The Princess from 

the Land of Porcelain）（圖 2）在服裝線條上十分相

近，學者藍布爾（Lionel Lambourne）認為這件作

品是比爾茲利最具日本味的作品之一，與日本浮世

繪大師喜多川歌磨（Kitagawa Utanaro）的「外袍」

（圖 3）形成了一個有趣的對照。6 比爾茲利和惠斯

勒都受到了日本浮世繪的線條的影響，在「孔雀

裙」中的莎樂美尤其如此，他的身體輪廓被大幅度

的簡化，如果暫時忽略下襬誇張繁複的裝飾花紋，

單看外輪廓線，實際上與歌磨的女人相當類似。

莎樂美甚至穿上了日本武士的鎧甲，「黑斗

篷」（圖 4）畫面上誇張的六層坎肩，加上和服一般

優雅的弧線裙襬，背景一片空白，對照服裝大面積

的黑色塊。學者札特林（Linda Gertner Zatlin）認為

莎樂美的姿態和裙子上的褶皺，幾乎與日本傳統妓

女站姿相同，他還舉例比爾茲利可能參考的日本圖

像來源，例如八島岳亭（Yashima Gakutei）的「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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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四季中的人物形象評論」（圖 5），從兩件作品的

服裝外形、層次，人物的姿態都可以看出比爾茲利

的吸收和轉化。7

這時期的藝術家，似乎挺熱中讓畫中人物穿

上日本服飾，莫內（Claude Monet, 1840-1926）的

「日本人」（La Japonaise）（圖 6）就是個例子。值

得注意的是，如果拿「莎樂美」系列中任何一件作

品和「日本人」作比較，「日本人」畫中，莫內夫

人手持摺扇，穿著和服回眸一笑，以及後方牆面上

掛滿了圓扇，這件作品乍看確實帶給觀者「日本」

的印象，但是在鋪天蓋地的日本物品之下，卻是較

表面的模仿。比爾茲利的莎樂美插畫，處處有浮世

繪的影子，卻不致令人第一眼就認定它是「日本」

的，他的處理方式要再複雜一些。或許是因為比爾

茲利在這個階段正嘗試將「亞瑟王之死」所學習的

技法，也就是西方傳統手抄本的捲曲線條以及前拉

斐爾主義的中世紀神祕色彩，與浮世繪的平面性、

分明色塊等許多元素結合在一起，所以比爾茲利的

插畫呈現出的日本主義更為複雜些。

日本紋樣方面，孔雀或是孔雀羽毛圖案是比爾

茲利偏愛的元素之一，其實在「亞瑟王之死」插畫

中，比爾茲利就已經使用，不論是裝飾邊框、章節

標題都有其身影，在「莎樂美」系列中，多件作品

都可以看到。在「孔雀裙」（圖 1）中左上角有一隻

孔雀，莎樂美的裙子上更是布滿孔雀羽毛的裝飾花

紋。「高潮」（圖 7）的背景由白色塊面和黑色塊面

一分為二，上半部一片空白，左上角有類似孔雀羽

毛層層疊疊的圖樣，不僅呼應到其他件作品，又得

以修飾毫無紋飾的莎樂美和單純的背景。孔雀、孔

雀羽毛還在「黑洛德的目光」（圖 8）裡出現，不僅

如此，連站在畫面左上方的莎樂美頭上都戴滿了孔

雀羽毛的裝飾品。在「舞者的獎賞」（圖 9）這件

插畫則是將莎樂美的頭髮畫成孔雀羽毛狀。日本器

皿、物件使用上，在「莎樂美的梳妝室」（圖 10、

11）兩件作品中可以看到，在畫中的梳妝台上放置

了許多東方味的花瓶、香爐。其實不只是莎樂美插

5　八島岳亭（Yashima Gakutei）　吉原四季中的人物形象評論　版畫
6　 莫內（Claude Monet）　日本人（La Japonaise）　1875　 

油畫　142×232cm　Museum of Fine Arts, Boston 
7　比爾茲利（Aubrey Beardsley）　高潮（The Climax）　1894　版畫
8　 比爾茲利（Aubrey Beardsley）　黑洛德的目光（The Eyes of Herod）　

1894　版畫

7 8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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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比爾茲利在其他作品中，也都曾經畫過日本室

內場景或是器物。

在他大量使用異國風情的圖像同時，其實已

經逐漸將之轉變成一種獨特的樣式。比爾茲利頗善

於使用流暢線條描繪身體姿態，或是使用簡化的線

條描繪衣袍。他用簡單的一兩條曲線就可以帶動畫

面上的動勢，這個特點在「高潮」（圖 7）最清晰

明顯，這件作品畫面上由黑與白劃分出兩大塊面，

形成一個斜角的視覺動線。莎樂美的衣袍略寬，僅

以數條線條勾畫出來，線條略有些微粗細但變化不

大，這已經充分地把莎樂美的姿態表現出來。此外

在「莎樂美的梳妝室」（圖 10、11）兩件作品也使

用同樣的手法，他用一條俐落線條帶過，雖然我們

看不到服裝下的肉體，卻可以感覺到衣服底下身體

扭轉的方向感。

不對人體作正確的肌理描寫、不作空間深度

處理，這與西方自文藝復興以來奠基的傳統寫實截

然不同。浮世繪人物的姿態動作常是扭曲，甚至變

形以至於不合理，這與浮世繪常採用仰視、俯視的

視角有關，為了使畫面內容在縱長軸狀的格式限制

中表現出重點，構圖勢必要被切割，而人物的姿態

動作就必須扭曲因應，或者是以對角線構圖爭取更

多的空間。比爾茲利的莎樂美雖然沒有明顯的切割

畫面或是使用特殊視點，但從前方所探討的數件作

品中都使用色塊分割畫面，並且壓扁景深使之平面

化，以及在服裝底下的扭轉肢體，應該也是自浮世

繪中所學得的一種應用。

浮世繪在技法與思想上的啟發

插畫（illustrations）在歐洲傳統分類中是一個

較為邊緣的類別，它的位置總是歸在文字之下，為

附屬品，歷史上以莎樂美為題材的繪畫便是如此，

因為莎樂美題材出自基督教，縱使不同時期的莎樂

美，環肥燕瘦不盡相同，但是藝術家都受限於宗教

題材，所以文本和圖像之間，形成難以分割的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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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但是原本王爾德所屬意的莎樂美是拜占庭風

格，比爾茲利筆下的莎樂美卻變成身穿日本武士鎧

甲、手持摺扇的形象，王爾德對此頗有微詞。

比爾茲利企圖在「莎樂美」插畫中踰越文字，

使插畫獨立出來，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插畫在工業

革命後，機械動力更進步、中產階級增加、教育更

普及、閱讀人口上升，插畫也開始以各種型態大量

出現在書報雜誌中，成為大眾文化的一環，也就是

說，十九世紀時期的插畫，不再像以前那樣邊緣

化，它成為一般消費大眾信手可得的商品。8 可以

說比爾茲利一定程度上是受惠於工業革命，資訊得

以更快速的取得和傳達，他的作品和想法更容易為

大眾接收，同時他與其他藝術家一樣，更易接觸到

與本國不同的文化，並感受到衝擊。

  9　 比爾茲利（Aubrey Beardsley）　 
舞者的獎賞（The Dancer ’s 
Reward）　1894　版畫

10　 比爾茲利（Aubrey Beardsley）
莎樂美的梳妝室（The Toilette of 
Salome）　1894　版畫

11　 比爾茲利（Aubrey Beardsley）
莎樂美的梳妝室（The Toilette of 
Salome）　1894　版畫

10

1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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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比爾茲利或許是從浮世繪得到的

啟發，因為東西方繪畫有個基本上的差異，也就

是主題上的選用。日本藝術將花草樹木、海浪岩

石這些微不足道的小東西，視為可獨挑大梁的主

角，歐洲繪畫固然也有以麵包牛奶或水果花卉為

主題的靜物畫（Still life），或是描繪樹木山川的

風景畫（Landscape），但是在本質上，西方和日

本卻是全然不同的。西方傳統的分類，認為靜物

和風景不如歷史題材或宗教題材來得高貴，一直

到 19世紀後半葉，才開始將單獨的山峰、樹木

乃至一朵花作為主題，然而在日本美術史上則從

未有這般優劣之分。9 從學者維克曼（Siegfried 

Wichmann）在其書《日本主義：自 1858 年日

本對西方藝術的影響》（Japonisme: The Japanese 

influence on Western art since 1858）10 對日本藝術

的分類也可看出端倪。

除此之外，西方自文藝復興以來，一直將繪

畫、雕刻、建築等視覺藝術定位為「純藝術」的

範疇內，而工藝美術與裝飾美術則歸入「應用藝

術」，且純藝術高於應用藝術；這種把繪畫作為純

藝術並且優於工藝品這樣的概念，在日本藝術中也

是不存在的，學者大島清次在其著作中說道：

繪畫以及其他美術品，無論如何都是存在於生活空

間中的物體，因為存在於生活空間中，生活空間便

賦予美術品一種意味，反之美術品也同樣賦予生活

空間某種意味，在現實的生活空間中，美術品是不

可能獨立於其他事物而擁有其自身意義。11

也就是說精美的漆器、屏風或是浮世繪，對

於日本人而言是生活用品，而非一件純然獨立的藝

術品，這些藝術早已滲透在生活當中。日本藝術將

純藝術與工藝品之間的界線消弭，這點其實與莫里

斯推行美術工藝運動、呼籲再次重視手工藝、將美

感帶入各種生活用品中種種行動有一定程度上的謀

合，也跟印象派取材自現實的都會場景、生活片段

有相似之處。也難怪梵谷（Vincent van Gogh, 1853- 

1890）的家書中曾說道：

如果我們研讀日本藝術，無疑地會遇到智者與賢

人⋯⋯他們只是研究一株草的葉子。然而一株

小草會引領他們描繪出所有的植物，接著描繪

四季、鄉野景致，接著是動物，最後是人物圖

像⋯⋯這豈不就是樸實的日本人教導我們真正的

宗教為何？生活在大自然中樸實的日本人彷彿與

花朵合而為一了。12

日本藝術將西方所謂的「大藝術」、「小藝術」

之間的差別消弭。插畫本身就可以展現生命力量，

或許因為如此，比爾茲利的「莎樂美」插畫並未完

全遵照文字需求，並且將時下流行的日本物件帶入

畫面，挪用了武士鎧甲和和服等元素妝點基督教題

材，其中所展現出來市井生活中的生命力，或許可

以視為日後描繪都會人物與生活插畫的前兆。

小結

從比爾茲利成為插畫家到因病去世，十九世

紀下半葉，歐洲藝壇正掀起一股騷動的改革浪潮，

反傳統、反學院的聲音此起彼落。日本藝術成為歐

洲藝術家們仿效對象，比爾茲利自然也不例外，

在「莎樂美」可以看到日本浮世繪對其影響相當深

遠。浮世繪本來就是屬於描繪市井小民生活百態、

名旦名妓、觀光勝地等的廉宜之物，描寫的皆是社

會底層，並非高雅的上流品味。其庶民題材、色

彩、線條和構圖，無一不與西方傳統背道而馳，這

些特點恰恰與西方藝術家們的訴求不謀而合。

浮世繪描繪生活當下與片刻的場景，脫離了

傳統知識論中歷史的敘事性和知識理性 13 ，就像

是印象派的畫家們題材取自街景、紅磨坊、咖啡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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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雖然「莎樂美」並不是直接描繪當下生活的片

刻，畢竟它有個前提，也就是其主題乃聖經典故，

但還是可以看出來他企圖用圖像突破文字的桎梏，

藉由將當下現實生活中流行的日本摺扇、和服、屏

風花樣等元素，用以描繪聖經典故，去震撼習慣看

到傳統圖像的觀者之視覺。在形式與技法方面學習

浮世繪，一反傳統透視法，「莎樂美」講求的不是

深度的營造而是重視二度平面的構圖，利用黑白色

塊切割畫面，造就畫面的律動和各單元之間的呼應

關係，「莎樂美」乍看之下並無現實社會場景的描

繪，然而仔細觀察，便知比爾茲利對於現世的關照

處處可見，因此「莎樂美」也可以說一個程度上反

映了當下的社會文化。

學者劉梅琴歸結出西方藝術變革中的日本主義

有兩種不同內容：

一是文化衝擊和藝術本身，現代意識與異國文化相

互衝擊之下醞釀出來的藝術精神。就此而言，繪畫

題材由傳統神話的、宗教的、貴族的轉變為以市井

階層感官的、現實的社會生活為主；題材呼應內容

則藉著強調時代的現實意識批判傳統，進而強化主

體感官意識的表現以及對人生現實困境的深度省

思⋯⋯一是藝術形式與技巧本身，打破傳統寫實繪

畫的明暗造形法和焦點透視法，畫面由三度空間還

原為二度空間，因此還原色彩本身的自律性和抽象

性，並以色彩平塗的方式和線條分割、組合多樣的

空間，創造出感官的震撼和視覺的革命⋯⋯14

浮世繪影響西方藝術有兩大部分，一是體現在題

材，一是在技法上。縱使將比爾茲利與印象派或

是惠斯勒相比，在畫面表現上的追求各持己見，

然而萬變不離其宗，最主要依然是體現在這兩大

部分。

上述皆是以西方受到東方影響的角度作探討，

其實我們也不妨反過來想想，日本藝術與歐洲藝術

兩者之間想必是有類似之處，如此歐洲藝術家們才

有可能著手去切入學習。再者兩者之間也有相異之

處，才能夠觸發人們反思、探究何以如此差異。

其實日本藝術曾經兩度受到歐洲藝術影響，一

次是在 16世紀的基督教文化傳入，一次是在明治

維新時期掀起西化熱潮。日本浮世繪也因此曾經在

空間處理和透視上受到歐洲藝術影響，但是浮世繪

並非全盤接受西方的消點透視法，比起三度空間的

深度感、錯覺的營造，它更講求的是二度空間的平

面性，此乃歐洲藝評家、印象派諸家趨之若鶩的其

中一個特點。如果一個文化已經歷經一段時間且形

成自己的語言，那麼在藝術表現上要接受一個異文

化，無論藝術家或藝評家勢必從中尋求熟悉的、似

曾相似的部分著手，曾經西化的浮世繪就成為絕佳

的對象，且浮世繪重視視覺效果，西方與日本的造

形藝術在「美」的標準上，都是以追求視覺愉悅為

理想準則的，講求具體視覺感受、重視工藝性和裝

飾性的日本美術，顯然與西方美術有著更多共同的

價值理想 15，浮世繪對西方藝術家而言，不僅有切

入點更有差異性，因此能夠理解產生共鳴，也可以

藉此對照出與自身不同之處。

觀看比爾茲利的「莎樂美」，不能忘記的是插

畫的源頭，也就是手抄本。歐洲手抄本的歷史淵

源，必定不至於被日本藝術這個外來者取而代之；

畢竟新的要素如果完全保持原狀，會因為距離感而

難以攝取，於是，攝取方的人們就運用自己熟悉的

既成印象進行改造，使其中融入異質因素。16 或許

這也是為何比爾茲利的「莎樂美」體現出浮世繪的

特色，但仍然帶有歐洲插畫的源頭的因素，也就是

畫面上宛如中世紀手抄本的纏繞捲曲的線條設計。

總的來說，西方經由東方所帶來的異文化差異

來省思自身的存在，而浮世繪的庶民題材、市井口

味與印象派，力求不同於傳統、企圖從神聖性掙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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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訴求不謀而合，在藝術表現方面，浮世繪又提出

了有利的證據和實例，給藝術家們在空間、色彩、

構圖上啟迪。比爾茲利的日本主義不僅僅是指對於

日本的浮世繪或金工陶瓷等造型、色彩關注，更是

透過異國趣味的表面形態，觸及其中蘊含的美學思

想乃至世界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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